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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劇劇本《卞玉京》 
臺北大學中文系 

趙雪君 

 

第一場 

〔時間：明末〕 

〔場景：卞玉京的夢境→煖翠樓上〕 

〔開場時，卞玉京已在場上暗處，倚桌而眠，又夢回往日〕 

〔母親陪著小卞玉京習琴，小卞玉京突然停了下來〕 

卞 母：兒啊，為何不彈了？ 

小卞玉京：女兒手疼。 

卞 母：（握住小卞玉京的手指吹吹）還疼麼。 

小卞玉京：不疼了。 

卞 母：懶丫頭。 

〔卞玉京的父親倉皇失措上〕 

卞 父：夫人，抄、抄家了。 

卞 母：（驚）你待怎講？ 

卞 父：門首已是重兵包圍，方抄了陳府過來的。 

小卞玉京：母親，什麼是抄家呀。 

〔此表演區燈暗，卞玉京處燈漸亮〕 

 

〔卞玉京握住自己的手，往手指上吹了口熱氣〕 

卞玉京：（唱）熱氣一口舊夢長， 

指尖重溫娘心腸。 

〔侍女柔柔上〕 

柔 柔：娘子，梳妝更衣了。（見卞玉京恍神）娘子？ 

卞玉京：柔柔來了。 

柔 柔：時候不早，待會兒那些名士清客便要來煖翠樓吃酒聽琴了。 

〔柔柔替卞玉京簪上髮簪〕 

卞玉京：且慢，釵環換過一副，胭脂水粉取來前日新作好的，繡裙要杏黃色，噫、還是鵝黃

色的好。 

柔 柔：娘子今日怎麼了？橫挑鼻子豎挑眼的。 

卞玉京：妳可知今日座中來客有誰？ 

柔 柔：余懷、丁繼之、沈公憲、張燕筑，還有一個吳梅村。是何人令娘子如此不可愛？ 

卞玉京：那「一個」吳梅村可是當世才子。 

柔 柔：在煖翠樓裡才子還不如賣油郎希罕呢。（觀卞玉京之神色，回想）咦？吳梅村……

莫不是前些年咱們還在家的時候，與娘子曾有一面之緣的那位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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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玉京：那一回家裡辦堂會，他是爹爹特意請來的貴客。 

（唱）我也曾、玉葉金枝人嬌養， 

花好月圓無限長。 

一朝忽來濤天浪， 

始知浮沉是尋常。 

當年座下樂撫掌， 

而今是、人前操琴賦愁腸。 

月影清歌總一樣， 

流入秦淮已是傷。 

往日種種如何忘， 

來日託身何茫茫。 

長有一人在心上， 

暗思量、他可是、我今生歸鄉？ 

柔 柔：觀娘子神色，似是對吳梅村早就留心了。 

卞玉京：我亦不瞞妳。當時年歲雖小，卻甚為仰慕他的詩才風采，堂會之上爹爹牽著我與他

相見，不知他可記得當年曾與我有一面之緣。料想是記不得了，縱然記得，我如

今…… 

柔 柔：如今娘子風華絕代，已非當年的黃毛丫頭。 

卞玉京：（遠望）已不復當年，流落秦淮了。 

 

 

第二場 

〔場景：煖翠樓外→煖翠樓下〕 

〔吳梅村與余懷等人上〕 

余 懷：（唱）行過了、夫子廟、來至貢院， 

便風送絲竹、隱隱笙歌歡。 

丁繼之：（唱）轉過了、長板橋、香閣連綿， 

銅環半啟、鎖玉勒雕鞍。 

沈公憲：（唱）有才子、聲名天下遠， 

錦心繡口、文章耀斑斕。 

張燕筑：（唱）有佳人、緇塵未能染， 

淹通詩書、素心勝幽蘭。 

余 懷：秦淮八艷之中，幾個殊麗佳人皆已許了終身，柳如是、錢謙益—— 

丁繼之：顧橫波、龔鼎孳。 

沈公憲：還有前日方成其好事的李香君、侯方域，這都是秦淮河畔一段又一段的佳話。 

張燕筑：煖翠樓卞玉京猶未許人，未知何人能得其青睞？ 

吳梅村：（唱）鬱鬱憂思團成片， 

一息一嘆鎖眉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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奼紫嫣紅縱開遍， 

愁人猶問奈何天。 

宦途未能如人願， 

有負皇恩心難安。 

遣愁懷、風月場中步流連， 

且向風月看等閒。 

（白）（淡淡的）聽聞卞娘子色藝無雙，興許未肯輕易留情。 

余 懷：來此已是煖翠樓，待我喚出柔柔。 

〔柔柔上〕 

柔 柔：余先生不忙，柔柔聽見了。諸位請隨我來，用些茶酒點心，娘子隨後便到。（柔柔

領眾人入座，打量）吳先生，初次來訪，煖翠樓蓬蓽生輝。 

丁繼之：怎麼，只有梅村令煖翠樓蓬蓽生輝啊。 

柔 柔：先生就愛抓人話柄。 

〔卞玉京上，直接入座彈琴〕 

卞玉京：（唱）低眉信手抹朱弦， 

暗將思念暫遷延。 

滿目情愫怕人見， 

一腔幽憤難成言。 

且偷眼、他清癯俊雅、似從前， 

只多了、幾許滄桑在鬢邊。 

稚年逢家變， 

長恨明月、照入溝渠間。 

縱然秦淮稱八艷， 

也未必、覓得良緣有人憐。 

吳梅村：（唱）莫道朱弦不能言， 

萬語千言付纖纖。 

曲中初聞意纏綿， 

流轉嗚咽、又似含怒對蒼天。 

〔一曲終了，卞玉京好似無心之舉的來到吳梅村身旁落座〕 

卞玉京：先生初至煖翠樓，玉京敬您一杯。 

吳梅村：卞娘子琴藝卓絕，聞者如痴如醉。 

卞玉京：您可得留心，煖翠樓的酒亦是醉人的。 

吳梅村：煖翠樓醉人的，又豈止是酒呢。 

卞玉京：先生過譽了，玉京再敬您一杯。 

吳梅村：卞娘子琴聲之中，似有諸多心事……（見卞玉京不語）是我唐突了。 

卞玉京：人生在世，誰沒有些心事。 

吳梅村：卞娘子所言甚是。 

卞玉京：玉京有一件物事，今日正好請先生過目。柔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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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 柔：是。 

〔柔柔取出一把摺扇交與吳梅村。吳梅村打開觀瞧〕 

卞玉京：可是先生的手筆？ 

吳梅村：娘子從何而得？ 

卞玉京：偶然得見，玉京不忍見其淪於當舖蒙塵，故而買下。敢問先生，此扇緣何輾轉典於

當舖？ 

吳梅村：（觀扇回想）依稀記得數年之前，曾隨友人同赴南京一士紳家中所辦堂㑹，席間主

人好客多禮，感其盛情，便將隨身所帶摺扇聊贈於他，以為紀念。（感嘆）爾後也

曾聽聞，他受人連累，獲罪抄家，想必這摺扇便是為此輾轉典於當舖。唉，物猶如

此，人何以堪，其妻子兒女只怕更為艱難。 

（唱）人世遭際憑誰言。 

寵辱貴賤轉瞬間。 

松柏猶懼狂風卷， 

弱柳嬌花實可憐。 

卞玉京：（唱）話雖未深語亦簡， 

直入心田暖意添。 

數年風刀併霜劍， 

何曾有、一枝半葉護紅顏。 

不求今生、富貴兩雙全， 

唯願此身得所安。 

（白）這柄摺扇，如今也該物歸原主。 

〔將摺扇遞與吳梅村〕 

〔吳梅村握住卞玉京的手與摺扇〕 

吳梅村：娘子留著吧，也是我與娘子有緣。梅村再敬娘子一杯。 

卞玉京：（舉杯飲酒） 

（唱）他那裡、只道是有緣， 

哪知我、為此扇、求索更數年。 

酒入喉、心已亂、驟起情瀾， 

可是有情天、憐我孤寒？ 

從今後、得所傍、再不隨風轉， 

準折得、幼年時、坎坷艱難。 

吳梅村：（唱）霞飛雙頰、她眉山漸沈醉， 

明眸深凝、不由我、忘懷手中杯。 

（手中酒杯不慎掉落。卞玉京一聲輕笑） 

（白）失態了。 

（唱）她一笑便有百滋味， 

三春一見也羞歸。 

若得暖玉翻紅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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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比鴛鴦眷羅幃。 

卞玉京：先生…… 

吳梅村：卞娘子……玉京…… 

卞玉京：先生……（欲言又止，想）先生乃是當世才子，玉京忝為秦淮八艷，這貢院與舊院、

也見得錢柳之事。（頓）亦有意乎？ 

吳梅村：亦有意乎……？ 

（唱）她言中之意怎理會？ 

可是願效鴛鴦比翼飛？ 

（白）這鴛鴦麼—— 

（唱）也有不問明朝、相逢在露水， 

也有死生難分、白首兩相隨。 

她情根都在眼兒內， 

我非痴非傻、非是個、不動心的枯骨塚裡堆。 

卻不解、今朝不過初相會， 

款款情深何所為。 

即便不論初相會， 

此情我亦難相回。 

高堂二老、豈肯煙花污門楣！ 

非富非貴、如何抱得美人歸？ 

這一雙明眸、我怎支對？ 

也只得、裝痴裝傻、任它都成灰。 

（白）未知娘子所言何事？ 

〔聽聞此言，卞玉京震驚而失落，她起身緩緩離席，步向舞台前側〕 

卞玉京：（長嘆一聲）未知娘子所言何事…… 

 

 

第三場 

〔場景：煖翠樓上〕 

〔柳如是、柔柔上〕 

柔 柔：錢夫人，您來了。 

柳如是：（有些疑惑）玉京呢？往常這個時候，她不是作畫便是撫琴，如何今日一片寂然？ 

柔 柔：夫人不知，我家娘子病了。 

柳如是：原來是病了，大夫看過了麼？  

柔 柔：說是風寒，不礙事的。只不過……自那日梅村先生來過之後，我家娘子便似個不知

飢寒不知飽的泥人兒木偶，鎮日的發愣。不瞞夫人，梅村先生乃是她多年的心事。 

柳如是：多年的心事…… 

（唱）我只道、梅村為她暗動情， 

長吁短嘆意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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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特向煖翠行， 

方知她那裡、也是倒枕害病心不寧。 

玉露金風一相逢， 

本當是、一段佳話天下稱。 

是何誤會在其中？ 

細問端詳探情衷。 

〔卞玉京上。柔柔下〕 

卞玉京：（唱）心事都成空， 

數載相思、渾如一夢中。 

夢破猶是秦淮月， 

但向何人寄餘生？ 

（白）如是，妳來了。 

柳如是：（見卞玉京失魂落魄的樣子）呀，還道是妳無情，未料得此刻妳與他竟是同一般心

思。 

卞玉京：說的什麼唷，妳不明就裡還來取笑我。 

柳如是：方才柔柔都對我說了。依我看，他對妳倒是有心。 

卞玉京：喔？ 

柳如是：這些日我家老爺邀他吟詩遊賞，我見他的神氣也未強得過妳。問了旁人，都說是那

一日煖翠樓歸去，便是如此了。我還道是妳怠慢於他——唉，本不該插手此事，是

老爺不忍見他如此，藉妳我姊妹情誼，要我私下探問。 

卞玉京：這事與我無干。柔柔既對妳說了，妳便知曉我豈肯怠慢於他。 

柳如是：妳雖是自幼傾慕於他，可未必明白他家中景況。再要一個如錢謙益待柳如是的，那

也得無所顧忌。 

卞玉京：我豈不知他家底比不得錢公？我又豈是貪慕富貴之人？大廈忽傾，不可憑恃者首一

個便是富貴。若得兩心能相守，雨橫風狂何足懼。只可惜卞玉京何等心性，他吳梅

村未必知曉。 

柔 柔：娘子，有客。 

卞玉京：回了吧。 

柔 柔：娘子，是他。 

卞玉京：是他？ 

柳如是：來得倒好。柔柔，請梅村先生稍待片刻。 

柔 柔：是。 

〔柔柔下〕 

柳如是：我與妳梳妝打扮。 

〔卞玉京、柳如是下〕 

 

 

第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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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煖翠樓下。吳梅村上〕 

吳梅村：（唱）言語倉促未周全， 

料她愁腸百結、人無眠。 

我亦是、當日情景苦糾纏， 

三分的歉意、來至在煖翠樓前。 

更為她、一雙明眸、任流轉， 

抹不去、這心上共眉間。 

忽聞珊珊搖珮環， 

定是佳人、緩步下金蓮。 

〔柳如是上〕 

吳梅村：（唱）相見只在咫尺間， 

竟有些、手足無措心怦然。 

（白）（見柳如是，脫口）怎麼！是嫂夫人。莫非卞娘子不肯相見？ 

〔卞玉京隨柳如是上〕 

卞玉京：來者是客，梅村先生特意來訪，玉京焉有不見之理？ 

柳如是：（笑）有話可得好好說呀。 

〔柳如是下〕 

〔卞玉京、吳梅村相視無語。卞玉京刻意沈默，不先開口〕 

吳梅村：娘子瘦了些。 

卞玉京：先生亦有幾分憔悴。 

吳梅村：當日之事，還請見諒。 

卞玉京：當日何事？ 

吳梅村：（唱）好一陣清風、朗朗晴空現， 

兩語三言、盡拂了我心頭牽連。 

再看她、病容猶不減明艷， 

（疑惑）明艷之中、有陰晴乍變一瞬間。 

卞玉京：（唱）數載相思從來慣， 

慣為他、朝暮魂夢都心懸。 

如今但教都拋撇， 

則除是、滄海過眼變桑田。 

雖不能一朝之間、不戀棧， 

雖不能一暮之間、不相關， 

我則索、一如舊院待貢院， 

就博個、名士雅妓天下傳。 

吳梅村：我知娘子雅好繪蘭，昨日於書肆之中，購得一幅《山谿幽蘭圖》，雖非名家手筆，

卻也有可觀之處，梅村願與娘子共賞。 

卞玉京：多謝先生記掛。 

〔吳梅村展卷，二人共賞，燈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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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場 

〔場景：西湖泛舟〕 

〔錢謙益、柳如是上〕 

柳如是：（唱）泛舟西湖上， 

看不進、滿眼風光。 

徒嘆綠柳長， 

挽不住、家國興亡。 

紛紛天下、離亂又逢喪， 

問朝堂何在？只在笙歌徹夜、弄荒唐。 

看家事國事、還看天下事， 

未肯輕看、女兒家心腸。 

錢謙益：（唱）遙望湖山表， 

這一腔愁腸怎畫描？ 

廟堂妖氛、誰人試手便清掃？ 

哀哀生民無下梢。 

柳如是：馬士英、阮大鋮把持朝政不思作為，有志之士卻無處作為。只怕國破家亡就在眼前。

老爺，若朝國不存，將往何處寄身？ 

錢謙益：卿來看。（手指湖水）這西湖之水風光甚好，便添我赤心點染於它何妨。 

柳如是：（含笑）君有此心，妾自當相隨。 

錢謙益：（唱）幸有這、解釋霜風的玲瓏心竅， 

白髮紅顏做知交。 

（白）今日暫舒心懷，不提國事。約了梅村、玉京娘子一同遊湖，未知二人近日如

何？ 

柳如是：玉京一向盼求得個安穩此生的所在，但願梅村先生不負於她。 

錢謙益：夫人你瞧，那可是梅村與玉京娘子？ 

〔卞玉京、吳梅村上〕 

卞玉京：（唱）挽袖並肩、只當是情好， 

執手相望、人道是、鳳儔鸞交。 

堪笑我、知他難依靠， 

這心兒、又怎得、教它違拗？ 

來年天長、應難料， 

不問地久、圖他個、歡快在今朝。 

吳梅村：（唱）人道是、鳳儔鸞交， 

生受了、她夜夜朝朝。 

一般兒說、她一般兒笑， 

再不見、那一日、眼底泛情潮。 

只為當時、顧忌也多資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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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心緒、我只得、尋常看待等閒消。 

等閒輕看、卻難料， 

難料我、不思不想、做不到。 

挽袖並肩、誰都道情好， 

終隔一層、天涯一層路迢迢。 

紅樓數月緊廝熬， 

方知我、願求皓首、雙對梧桐老。 

明知百折共千撓， 

也與她、無所懼逃。 

卞玉京：你瞧，錢相公與如是已然來到。咱們快些過去，哨公——（被打斷） 

吳梅村：且慢。（頓）玉京。妳知我家中雙親尚在，家底亦比不得牧老，待妳，難似牧老待

如是一般——（被打斷） 

卞玉京：如今這般，無有不足之處。 

吳梅村：（語塞）妳當真如此作想？ 

卞玉京：（笑）梅村不必介懷，我自幼便仰慕你的詩才風流，能與你這般談詩論藝，也算了

我一樁心願。（頓）你肯以錢柳較之於你我，已是不枉你我的情份。（笑）梅村大可

寬心。 

吳梅村：（錯愕）妳道寬心？這話如何說起？ 

卞玉京：世道如何看待我這等女子，我亦知曉。我肯與人粗茶淡飯，人卻未必肯信；我欲與

人真心相交，人或疑我用情不一。何如放寬了心，若有機緣，得個知重我卞玉京之

人便好；若終是浮沉，又何必強求？ 

吳梅村：妳當真如此作想……？這教我該如何說起？ 

卞玉京：船近了。 

〔兩船相近〕 

柳如是：玉京，妳來了。 

卞玉京：二位久等了。 

吳梅村：牧老、嫂夫人。 

〔吳梅村先跳上錢謙益、柳如是之船，再轉身牽過卞玉京〕 

吳梅村：當心了。 

〔卞玉京上船後，與柳如是一處說話。吳梅村與錢謙益一處飲酒〕 

柳如是：你二人望之如神仙美眷，可是好事已近？ 

卞玉京：（一點無奈）許是見了你家的蘭橈畫舸，又生了什麼念想，他方才還對我提及錢公

與你，又是那些言詞，家底比不得錢公，待我難以周全。只恨我早早地留情於他，

如今已成舊慣，一時之間竟難拋撇；數月往來，猶未能讓他明白我之心性，（嘆氣）

倒更教我依戀於他了。 

柳如是：我見他待你卻不似無情。 

卞玉京：有情也好、無情也罷，他終不是我歸處。 

柳如是：如此，便合該做個了斷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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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玉京：道著容易。妳也不是不知。 

柳如是：就是知曉不容易，才要妳早早了斷，免受牽掛之苦。 

卞玉京：（嘆氣）中原陷落，天下洶洶，今日泛舟西湖，來日興許要披髮跣足、奔波途路，

到那時即便只求個不分，怕都是不可得了。 

 

錢謙益：梅村，你與玉京娘子有何打算？ 

吳梅村：我本有意與她共度白首，未料玉京似有不願之處。 

錢謙益：興許是你怠慢了美人，何不效法我以匹嫡之禮迎娶如是？ 

吳梅村：牧老取笑了，我的境況比不得您，至多不過是讓高堂二老與拙荊肯接納玉京，匹嫡

之禮……（搖搖頭苦笑） 

 

卞玉京：清軍既有南下之意，我也須早做打算。（離開柳如是，來到台口，望著遠方） 

吳梅村：（離開錢謙益，望著卞玉京）她是坎坷之人，偏又不得個周全。 

卞玉京：家亡國破、顛沛流離，究竟在何處方能尋個安穩？ 

 

 

第六場 

〔緊接著上一場，一群百姓衝上，在紛亂之中，卞吳錢柳四人下〕 

眾 人：（唱）戎馬紛紛煙塵昏， 

澤國江山共沈淪。 

揚州城破十日盡， 

烽煙不日到金陵。 

〔眾人口中驚呼「清兵攻入南京了」、「快走、快走呀」〕 

〔錢謙益、柳如是上，在四周人群的竄動中，柳如是獨立台中央，冷靜安寧，準備投湖

自盡〕 

柳如是：家國淪喪，無力回天，縱有千百個不願，再難作為了，惟有以身殉之，以全家國之

思。（牽起錢謙益的手）黃泉路上，我依然與你為伴。 

錢謙益：夫人且慢。 

柳如是：老爺還有何眷戀牽掛？ 

錢謙益：還請夫人三思。 

柳如是：喔喔，我明白了。（放開錢謙益的手）不要緊的，此行非關艱難，不過縱身一躍，

我一人猶有力為之。（準備投水） 

錢謙益：（拉住柳如是）夫人既知此行非關艱難，何不更行一條艱難之途？  

柳如是：更行一條艱難之途？ 

錢謙益：國破家亡生民猶在，卿死都不懼，有何事不敢為？我便不信，人人皆順他金戈鐵馬。

妳看元蒙入主中原不及百年，與其捨身殉國，未若留得有用之身，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來日之勢，今日猶未可知。 

柳如是：老爺所言，不為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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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謙益：願你我二人在這艱難之途上，長得相伴。 

〔錢謙益、柳如是下〕 

〔吳梅村上〕 

吳梅村：自那日西湖別過，我便返家探母。玉京對我似有誤解，本欲來日尋個時機與她說個

明白，誰想如今——唉。她曾道，若有朝一日戰亂四起，必先往郊外雨花觀避難，

再做計較。想她孤身一人，不過柔柔相伴，教我如何放心得下？我欲往南京郊外雨

花觀去，又難對母親言講、緣何要在此烽煙之刻偏往南京而去。（沈默片刻）若知

興許相見無期，當日便不該……（搖頭嘆息） 

〔吳梅村下〕 

〔卞玉京、柔柔道姑裝扮上〕 

卞玉京：（唱）恍惚顛倒不敢望， 

不敢望、這遍地哀嚎、受災殃。 

雖則是、早做計較早思量， 

猶不免、觸目起徬徨。 

柔 柔：（唱）隨娘子、改換容裝， 

鉛華洗、挽堆雲髮髻、著黃裳。 

塵灰抹臉掩行藏， 

只盼劫渡人無傷。 

〔一群清兵扯出徐達後人中山王女與她的侍女〕 

清 兵：走！ 

柔 柔：（驚訝）娘子，是中山王女！ 

〔中山王女鬢髮衣衫皆亂，她不肯走，死命地坐在地上，清兵伸手拉扯，侍女試圖攔阻〕 

侍 女：放手！放手！快些放開郡主呀！ 

清 兵：（推開侍女）囉唆！亡國之人還稱什麼郡主。起來！起來呀！好哇，敬酒不吃吃罰

酒。（抽出鞭子、對著中山王女揮鞭）我叫妳坐，有本事就給老子牢牢地坐著。 

〔中山王女慘嚎，侍女欲以身護王女，被清兵拉開，非逼得王女自己爬起來。而後清兵

挾二人而下〕 

卞玉京：（唱）鐵鞭一落血肉綻， 

玉葉金枝任凋殘。 

身是凌煙功臣後， 

擎天柱斷也枉然。 

鐵鞭再落更嗟嘆， 

嘆我一生常離亂。 

幼年家亡親流散， 

又逢國破民倒懸。 

中山王女猶枉然， 

秦淮歌伎何以堪？ 

（白）人生在世，何恃何怙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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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 柔：娘子，快些走吧。 

卞玉京：（走了兩步，回望）今日離了南京，與他再要相見不知何時了。未知他那裡是否安

好？未知他是否掛念於我？ 

柔 柔：娘子莫要遷延，梅村先生若要尋妳，定會往雨花觀而去，先至雨花觀避亂要緊。 

 

 

第七場 

〔時間是南明滅亡五、六年後〕 

〔場景：錢謙益家宅〕 

〔錢謙益和余懷等人已在場上，微光〕 

〔吳梅村上〕 

吳梅村：（唱）休道他、秦淮金粉容易消， 

就是這、黃沙滾滾不終朝。 

改朝換代、江山依舊貌， 

故國之思、總在迴身時、不肯相饒。 

觥籌交錯、悲來猶強笑， 

急管繁弦、誰知我、清歌一曲代長嘯？ 

更有一人、影影綽綽、時而回心繞， 

我不敢想、又能向何處逃？ 

任他國破、任他情冷、任我煎熬， 

秦淮舊時月、猶在今宵。 

錢謙益：（久別重逢，細細的看）梅村。 

吳梅村：牧老……五、六年不見了。哪知當日西湖一別，再見之時已是輿圖換藁。 

錢謙益：是啊。蒼天何忍，教我老來偏離喪亂。 

吳梅村：您是老當益壯，牧老與嫂夫人所行的艱難之途，梅村深感敬佩。 

錢謙益：也不過圖個心安，吾老矣，來日如何怕是見不著了。梅村，王師北定中原日，你可

得記著啊。 

余 懷：牧老說什麼，今日難得與梅村重逢，該多飲幾杯才是。 

眾 人：是啊、是啊 

〔柳如是上〕 

柳如是：梅村先生，別來無恙？ 

吳梅村：是嫂夫人。 

柳如是：是我。（頓）梅村先生想起了什麼人麼？ 

吳梅村：嫂夫人取笑了。天翻地覆，不知伊人何在。這些年我也曾往秦淮而去，卻不見她蹤

影。 

柳如是：梅村先生欲尋玉京？ 

吳梅村：嫂夫人明知故問。 

柳如是：尋她所為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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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梅村：西湖一別，有些話未及出口，多年來甚為懊悔。嫂夫人可是有玉京下落？ 

柳如是：（嘆氣）梅村先生可知她如今景況？ 

吳梅村：（猶疑）玉京嫁人了？ 

柳如是：若是玉京已為他人婦，梅村先生可還有話欲對她言說？ 

吳梅村：（默）就是無話可說，也盼能再見一面。 

柳如是：玉京猶未許人。居處便在此處不遠，只不過……唉，讓她自個兒對您說吧。（喚僕

人）來人，就說梅村先生在此，請卞娘子來一趟。 

〔吳梅村、柳如是表演區燈略暗〕 

〔卞玉京、柔柔乘車上〕 

柔 柔：（唱）對法帖、娘子提筆慢臨摹， 

風清水靜人無波。 

伊人名姓耳邊過， 

筆落紙箋盡染墨。 

一路無言有沈默， 

車行轆轆、我知她、如許年來、猶未能擺脫。 

我願娘子得所託， 

再不聞、她悵然嘆情多。 

（白）（掀開車簾）錢公家到了，娘子，梅村先生就在裡頭了。 

卞玉京：柔柔，與我請了錢夫人過來，我有話對她說。 

柔 柔：娘子，有什麼話何不進去再談？ 

卞玉京：與我請來便是。 

柔 柔：是。 

〔柔柔下車，至柳如是所在處，與之低語，柳如是又與錢謙益、吳梅村說了些話，卞玉

京乘車，經過眾人面前，下。柳如是與柔柔隨下〕 

〔吳梅村、錢謙益眾人下〕 

 

 

第八場 

〔緊接著上一場〕 

〔場景：錢謙益內宅〕 

〔卞玉京、柳如是上〕 

柳如是：妳與他多年未見，我知你不曾一日忘卻於他，斷非不想見他。既不願見他，又為何

來這一趟？ 

卞玉京：（唱）乍聽聞、故人在此處， 

煞時間、心緒翻攪、一陣起伏。 

只記得、亂世流年、都是思慕， 

恍恍惚惚、乘車駕、來至在路途。 

車行轆轆、柔柔耳畔低聲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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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願我、今生不再嘆沉浮。 

一言驚醒夢中人， 

反教雙眉難展舒。 

當日已是風中露， 

如今更是、花落委地蒙塵污。 

若言從前多忌顧， 

料定今日更躊躇。 

柳如是：亂世兒女，都是身不由己。妳既不願再回秦淮，也只得如此受他人照料。妳與那人

卻非婚配，若欲求去，也無甚不可。 

卞玉京：妳道求去？（苦笑）那也得他肯接納於我呀。 

柳如是：他聽聞妳便在不遠處之時，那般神色絕非無情。 

卞玉京；他有情，卻未必能待我以有情。我所欲者，從來不是露水姻緣。 

柳如是：妳又如何知曉，他不願與妳朝暮春秋？ 

卞玉京：優柔寡斷、最是他吳梅村。妳便瞧著，即使知曉我在錢公內宅之中、便在此扇門之

後，他也絕不敢推門而入。 

柳如是：何苦試他？ 

卞玉京：非是試他。只為我與他之間的關阻數倍於此門，若此門他都難以跨過，遑論來日。 

〔錢謙益上，輕扣門扉〕 

柳如是：莫不是他麼？ 

錢謙益：夫人。 

柳如是：是老爺。 

錢謙益：卞娘子可是身子不爽？梅村擔心著呢。 

柳如是：玉京她…… 

〔卞玉京搖搖頭〕 

柳如是：（低聲）鬧什麼彆扭呢，好容易能見上一面。這麼些年，見一面不容易的呀。 

卞玉京：見了又如何？ 

柳如是：如此說來，請老爺讓他回去囉？（卞玉京不語）妳又不肯。（頓）玉京真非可愛人

也。 

錢謙益：夫人，梅村那裡如何交代？ 

柳如是：就請老爺既不要說玉京要見他，也別說玉京不要見他。梅村先生是榜眼，這是道無

題之題，就看他怎生答應玉京的不見之見。 

錢謙益：這…… 

〔吳梅村上〕 

吳梅村：牧老，玉京無事麼？可需請個大夫？ 

錢謙益：梅村，你來了。 

吳梅村：失禮了，實不該擅入牧老內宅，只不過——（被打斷） 

錢謙益：來得正好。夫人，梅村來也，此時不撤、更待何時？ 

〔柳如是開門，卞玉京背過身去，柳如是出來後隨即掩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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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如是：玉京無事，梅村先生莫要憂心。 

〔錢謙益、柳如是下〕 

吳梅村：（唱）燭光掩映、故人身影門扉後， 

香肩斜嚲、都似寂寞鎖重樓。 

如此亂世怎承受？ 

誰知她、消受了、多少憂愁。 

推門扉、盼門後、人依舊， 

對紅淚、細細說、別後情由。 

（白）（欲開門，又突然止住）唉呀，且慢，玉京這般姿態—— 

（唱）莫不是、她情已冷、人非舊， 

兩下裡、再不論相投。 

數年離亂、問天幾時、重聚首， 

人立小院、又怕她、往事已罷休。 

〔吳梅村退開一兩步，遲疑〕 

卞玉京：（唱）人立小院、披滿天星斗， 

那人此時正發愁。 

鴛鴦白首、卻怎生、描不成畫不就？ 

我在門後、誰將我、心兒一縷一縷兒抽。 

幾曾生得、這般性兒彆扭？ 

都是我、當斷不斷、牽扯不休。 

更疑他、遇事難擔受， 

幾番迴避了、風尖浪頭。 

吳梅村：（唱）千言萬語、總是難開口， 

又如何、斷弦再續、話從頭？ 

卞玉京：（唱）天恁長、地恁久， 

這便是、我與他的天長地久。 

無限寂靜難耐候， 

又聞蟬鳴噪不休。 

吳梅村：（唱）誰為我、暫教顧慮紛擾、且停留， 

門扉輕扣、莫任相思盡東流。 

〔吳梅村欲叩門之時，卞玉京隔著門開口了〕 

卞玉京：我不願再回秦淮、聲色事人，迫於生計……（頓）那人……那人知我不肯入偏房，

仍是照料於我。 

吳梅村：（恍惚）喔喔，有個人……原來有個人了。這教我如何說起？（沈默片刻）那人待

妳可好？ 

卞玉京：（苦澀）算得上周全。 

吳梅村：當日別後，兵荒馬亂，我本欲往南京郊外雨花觀尋妳，卻礙於家中……只得做罷。

（頓）且喜妳安然。如此，我便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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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玉京：嗯。 

吳梅村：（唱）三言兩語、道盡了、別後春秋， 

相守原來是奢求。 

卞玉京：（唱）強忍哽咽淚雙流， 

我不敢、教他知曉、一生眷戀、思悠悠。 

吳梅村：（白）夜深了，我也該回去了。玉京，妳保重。 

卞玉京：嗯。 

吳梅村：（聽出卞玉京哭著，哽咽）望那人能可周全妳一生，莫再教妳淚流。 

〔吳梅村緩慢轉身離去〕 

吳梅村：（唱）我多想、身後無所有， 

不要天不要地、就與她、星海泛孤舟。 

〔吳梅村、卞玉京下〕 

 

 

第九場 

〔時間：距離上一場數月之後〕 

〔場景：吳梅村家宅〕 

〔吳梅村、余懷已在場上〕 

余 懷：如此說來，梅村與卞娘子那日終未得見？ 

吳梅村：未曾料得竟是如此。 

余 懷：卞娘子也是苦命人，如此亂世，說不得什麼。她不願為人妾室，分明是留心於你，

卻又為何不肯相見。 

吳梅村：玉京始終有疑於我。 

余 懷：這便是你的不是了，既知她有疑於你，為何不肯說個分明？ 

吳梅村：有些話、她知我亦知，當時情景，卻反教不好出口。我願與她風雨同對，只是她出

身秦淮，家中實難容她……她若非志如金石，又何必受此折騰？（頓）更何況，如

今又多了個人。 

余 懷：那人如何，我看倒是不必太過顧慮。大凡女子都求個安穩，妾雖不如妻，好歹也是

家裡人。卞娘子寧可沒名沒份的，似有所待啊。 

吳梅村：你之揣度我也曾猜想。只不過，玉京從前肯直率待我，問我是否亦有此意，如今舊

事再不重提，難免又想，興許她不存此心了。 

〔僕人上〕 

僕 人：老爺，有客來了。 

吳梅村：何人來訪？ 

僕 人：是兩位沒見過的女客，留名卞玉京。 

余 懷：竟是卞娘子來了。快請。（僕人下）梅村，這回你可得好好地與卞娘子敘敘舊了。 

〔余懷下〕 

〔卞玉京與柔柔攜琴上，二人身著道服。柔柔替卞玉京將琴擺好，下。卞玉京若無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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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入座，彈琴〕 

吳梅村：（唱）彷彿初相見， 

她低眉信手抹朱弦。 

若非黃裳雲髻挽， 

錯把今宵認從前。 

卞玉京：（唱）今宵悲風寒， 

琴曲只將舊調彈。 

料是前生有虧欠， 

半世為他苦糾纏。 

料是前生有虧欠， 

一世裡、判下了、人如飄蓬轉。 

琴身淚痕千萬點， 

盼心事、隨琴音、泠泠指下傳。 

吳梅村：（唱）琴聲催促、直教流光、再回轉， 

那人兒、我也曾、望眼欲穿。 

如今對坐在樽前， 

可是她、願與我、笑看鴛鴦、水雲間？ 

（白）當日初見，玉京所奏便是此曲。 

卞玉京：你記得此曲。 

吳梅村：實難忘卻。 

卞玉京：玉京亦與君同。 

吳梅村：（意味深長的點點頭）西湖一別，因家中傳來母親病倒之消息，便匆忙離開南京。

本想待母親病癒，再回南京尋妳，哪裡知道，一別便是如許之久。妳可是依照原先

安排前往雨花觀了？ 

卞玉京：我與柔柔早備下一身道服，聽聞亂起，便著裝更衣出逃南京。途路之上，觸目驚心，

竟見已選定入宮的中山王徐達之後，曾是金枝玉葉，如今不過一介尋常弱女子，遭

官兵鞭打驅行、押送北方。（嘆氣）自從幼年飽受離亂，總想尋個安穩。以為再如

何坎坷，終能寄身個什麼人，保我一世裡周全。哪曉得又遭逢天地奇災。眼見得中

山王女都難以自保……唉，亂後數載，資囊用盡，後來之事，便不多說了。我亦是

隨那人來至海虞。 

吳梅村：亂後數載，不聞妳音信，欲探訪妳的蹤跡，又不知如何尋起。（略做遲疑，而後開

口）玉京，妳為何不肯尋我？我在何處，妳當知曉。 

卞玉京：（沈默片刻）非到山窮水盡，實不願教你為難。你家中景況，我亦有所聞。若非有

磐石蒲葦之志，又何必弄得個雞犬不寧，連累於你呢？ 

吳梅村：妳可曾想過，我與妳究竟是親是疏、是何干係？ 

卞玉京：（苦澀）是親是疏、是何干係，豈由得我？ 

吳梅村：（唱）她話中之意難捉摸， 

似怪我、情事任蹉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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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是樽前相對坐， 

猶如牛女隔銀河。 

從來下筆不停輟， 

偏生此刻便語拙。 

明擺著個那人、我又能怎麼做？ 

怕更是、橫刀奪愛紛爭多。 

（白）此刻又由得我麼？ 

卞玉京：（唱）他言中之意是推託， 

不願家中興風波。 

秦淮出身已是錯， 

何須徒勞費唇舌。 

來日安身在何處、他不曾問過， 

堪笑我、猶在盼想個甚麼。 

恍惚有言起耳側， 

此岸難將孤舟泊。 

霎時明瞭在此刻， 

眼前之人、幾曾能是、身所託？ 

（白）由不得你，亦由不得我。（長嘆一聲） 

吳梅村：（唱）她一聲長嘆、我心忐忑， 

好一似、幾重心事、未能說。 

卞玉京：叨擾甚久，也該告辭了。（起身準備離去） 

吳梅村：玉京……妳為何來此？ 

卞玉京：不過敘舊罷了。 

吳梅村：來日還有相見之日麼？ 

卞玉京：（複雜）你終是問了我的來日。（頓）若有一日，由得你、亦由得我……（苦笑）那

時見或不見，又有何分別呢。 

〔燈略暗，吳梅村坐著，若有所失〕 

〔僕人上〕 

僕 人：老爺，有位女客要見您。 

吳梅村：快請。 

〔柳如是上〕 

吳梅村：（失望）嫂夫人。 

柳如是：梅村先生似有心事。 

吳梅村：也不瞞嫂夫人，前幾日玉京來過。 

柳如是：喔喔，我明白了。原來玉京來過。 

吳梅村：嫂夫人何意？ 

柳如是：先生可知她為何寧可無名無分，也不願為人妾室？ 

吳梅村：承蒙玉京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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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如是：先生既明白箇中緣由，又為何……（頓）莫非是無意？ 

吳梅村：始終未能忘懷之人，如何說是無意？ 

柳如是：既是有意……卻為何……那日，玉京與先生說了些甚麼？ 

吳梅村：都說了些別後如何。 

柳如是：那人之事，她可曾提及？ 

吳梅村：略提一二。她與那人我如何過問？臨行之時，只問她來日能否再見，她卻說，我終

是問了她的來日。嫂夫人，此言何意？ 

柳如是：想必是那日歸家後，玉京回復了侯爺。 

吳梅村：（愣）什麼侯爺？回復什麼？ 

柳如是：數日之前傳來消息，照料玉京的孫老爺在外地得了急病，匆匆棄世。孫老爺家裡人

知道了，隨即讓人告訴玉京，只給了數日，要她收拾行篋，離開孫老爺安置玉京的

宅子……觀先生神色，想必玉京不曾吐露此事。 

吳梅村：她只說，非到山窮水盡，不願叫我為難……玉京此刻身在何處？ 

柳如是：一直以來，侯爺對玉京關懷有加，玉京資囊用盡無處安身之際，侯爺欲納她為妾，

玉京不願，這才隨了孫老爺。如今受此窘迫，侯爺得知，舊事重提—— 

［以下唱段中，時空場景在唱段中過渡］ 

柳如是：（唱）未肯因由俱說盡， 

想必是、秦淮出身常掛心。 

實不願、來日為此引爭論， 

怕的是、句句人言化淚痕。 

吳梅村：（感傷）她終是有疑於我，寧為他人姬妾，也不願信我能承擔她的來日。 

［柳如是暗下］ 

吳梅村：（唱）嘆息聲中有情真， 

情真奈何輾作塵。 

［舞台另側有數人前來接卞玉京與柔柔。卞玉京身著白底衣衫，象徵性的穿上大紅披肩、

腰帶等服飾］ 

吳梅村：（唱）遙望紅梅綻放處， 

猶似泣血胭脂痕。 

卞玉京：（唱）一生為客嘆情真。 

情真原來最磨人。 

本當是我平生恨， 

此時隱約一念生。 

［舞台上迎親眾人和柔柔暗下，只剩卞玉京、吳梅村二人遙遙相對］ 

卞玉京：（唱）興許是、自起高樓自囚困， 

認定了、天涯唯他、堪做知心人。 

半生愁苦為安身， 

又疑他、不堪為我阻囂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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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來路、有疑也有問， 

緣何我、作繭自縛亦縛人？ 

［二人由舞台二側分下］ 

 

 

第十場 

［場景：侯爺家卞玉京房外、房中╱報國寺］ 

［背景傳來穩定的木魚聲。柔柔左上，侯爺家僕右上］ 

家 僕：柔柔姑娘，找著妳呢。 

柔 柔：福哥找我。 

家 僕：侯爺說，晚上探望卞夫人，讓妳準備準備。 

柔 柔：知道了。（輕嘆一口氣） 

家 僕：怎麼？柔柔姑娘嘆了口氣？ 

柔 柔：無有啊。 

家 僕：（笑）莫不是怪咱們家裡有什麼怠慢了卞夫人之處？ 

柔 柔：說哪裡的話。侯爺待卞夫人如何，但凡長著眼的，誰不知道？ 

家 僕：是啦。莫說侯爺常惦記著卞夫人，就是柔柔姑娘，侯爺也說難得。 

［木魚聲停］ 

柔 柔：福哥真愛說笑。 

家 僕：（低聲）給柔柔姑娘提個醒，卞夫人待在佛堂的時日近來長了些，侯爺心裡有些不

是滋味哪。 

柔 柔：明白了。侯爺的恩德我們主僕銘記在心，不敢或忘。 

家 僕：卞夫人是聰明人，我就不多說了。 

柔 柔：您慢走。 

［家僕下］ 

［柔柔又嘆了口氣，入房］ 

［卞玉京上，神情較之先前的悲苦，開始有鬆緩的感覺。她手捧一書，吟詩上］ 

卞玉京：（吟）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寬。 

心與身俱安，何事能相干。 

誰謂一身小，其安若泰山。 

誰謂一室小，寬如天地間。 

（白）是呀，是呀。 

柔 柔：誰謂一室小，寬如天地間？ 

卞玉京：是邵康節的〈心安吟〉。 

柔 柔：近來夫人不是讀佛經，便是禪詩、道詩的，這……（有那麼點不希望卞玉京讓侯爺

失望的成分在） 

卞玉京：柔柔，可是怎的？ 

柔 柔：福哥說了，侯爺今晚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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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玉京：喔喔。（嘆了口氣）半生漂泊，我亦知侯爺待我們是極好的，不過略有感慨，好容

易得了些清淨，又不得清淨。 

柔 柔：侯爺雖比不得梅村先生文采風流，卻是個能體貼人的。 

卞玉京：妳倒是對他青眼有加。（柔柔低頭，沉默不語，卞玉京有些驚訝）我竟不知妳的心

思，是啊，也該是為妳打算了。 

柔 柔：夫人跟著侯爺，我跟著夫人，柔柔別無所求。 

卞玉京：這樣的日子，我怕不是長久。 

柔 柔：（愣）夫人何意？ 

卞玉京：那日去至報國寺燒香，妳可記得咱們遇上了鄭大夫？ 

柔 柔：柔柔記得。還是鄭大夫先認出咱們的，從前在秦淮河畔鄭大夫對夫人的琴藝很是讚

賞。 

卞玉京：不知為何，歸家之後，鄭大夫託人送來兩匣子佛經。我本是閒暇隨興翻閱，誰知越

讀越覺受用無窮。 

（唱）紙墨字句、本與我、兩不關戚， 

哪曉得、竟似重逢、在今世。 

尋常道理誰不識？ 

個中滋味卻難知。 

我曾是、為情所動為情使， 

自做情種自做癡。 

長夜將盡破曉日， 

往事漸有清明時。 

雖猶是、不能無惑無所執， 

想他日、終能自信不自失。 

柔 柔：（唱）細究眉眼觀容止， 

更勝往日好風姿。 

數載憂愁盡融釋， 

晚來春風誰道遲？ 

（白）較之以往，夫人的神色舒緩多了。 

卞玉京：是麼？（微笑）近日亦覺思想起往事，不再鎮日耽溺、難以自持，便是從前家裡的

事，想起來的也是爹娘疼愛的日子多些。 

柔 柔：自幼隨著夫人，總是不捨夫人為諸多人事所苦。如今見夫人過了這坎、又得個好歸

宿……（觀卞玉京神色）夫人可是悔了？ 

卞玉京：（搖頭）若非幾番周折，憑我的死心眼、拗性兒，怕猶是深陷其中。只不過…… 

柔 柔：未能以真心相應，對侯爺難免過意不去麼？ 

卞玉京：唉，但凡我有些許情思留戀之意，定是不負於他。 

柔 柔：夫人莫不是動了出家的念想？ 

卞玉京：也未必就是如此。這些個男女情愛之事，累我半生，實已無心。 

〔燈略暗，在昏暗中，侯爺、家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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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玉京與柔柔接待侯爺，家僕下，二人對坐交談狀，柔柔站立一旁〕 

〔隨即卞玉京離開，來至舞台左側的報國寺場景。柔柔、侯爺留在原地〕 

〔卞玉京禮佛，老者鄭大夫上，靜候卞玉京回身〕 

卞玉京：（回身看見鄭大夫）「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何意也？ 

鄭大夫：淨土在此不在彼，不出吾人一念之外。 

卞玉京：雖不出一念之外，為人姬妾亦有身不由己之時。（嘆氣）玉京明白了，謝過鄭大夫。 

鄭大夫：卞夫人既有心向道，何不求去？ 

卞玉京：往何處而去？ 

鄭大夫：近東門處老朽有閒置屋舍一間，若夫人不嫌棄，衣食用度皆不勞夫人煩心。即便老

朽百年身後亦然。 

卞玉京：（哽咽）大夫義高恩深，玉京不解卻是為何？ 

鄭大夫：老朽與卞夫人相識於前朝，彼時見夫人隱然有怨憤之氣，以夫人根器，實為怨憤所

誤，卻不好貿然相告。世易時移，十數年後與夫人重見於報國寺，見夫人怨憤已淡，

倒有幾許茫然。故不揣冒昧，經書相贈。年來見夫人向道之心益堅，老朽甚感欣喜，

樂見夫人終不負自身根器性命，故願成全。 

卞玉京：大夫之情，玉京深謝，願能了悟性命，不枉大夫與玉京的一番機緣。 

〔左側報國寺場景燈暗，卞玉京向右側走去，右側燈亮〕 

卞玉京：這麼些年來，謝侯爺愛護玉京，玉京的心願，更盼侯爺成全。 

侯 爺：夫人之意，是要求去？ 

卞玉京：玉京有負侯爺深恩。 

侯 爺：也罷，妳之心思我也不是不知，只未曾料想，竟有此心志，我又如何強留於妳呢？ 

卞玉京：另有一事，亦求侯爺恩允。 

侯 爺：說吧。 

卞玉京：柔柔是玉京唯一的親人，還請侯爺照顧柔柔。 

侯 爺：柔柔（看著她）不隨妳同去麼？ 

卞玉京：她若無心於我所欲行之路，又何必誤她時日？何況，柔柔向來仰慕侯爺，玉京求您

收留。 

柔 柔：（哽咽）夫人。 

侯 爺：我明白了，去吧。 

卞玉京：謝侯爺。 

柔 柔：夫人保重。 

卞玉京：我如今尋得我的安穩，也願你一生安穩。 

〔燈暗〕 

 

 

第十一場 

〔場景：卞玉京居所〕 

〔吳梅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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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梅村：（唱）百轉千回難料想， 

世事真個無常。 

玉京她、別過了、華廈高堂， 

又逢著、鄭大夫、菩薩心腸。 

〔鄭大夫上〕 

吳梅村：表兄，一向可好？ 

鄭大夫：梅村老弟怎麼得了空來探望老朽？ 

吳梅村：您信上說玉京在這兒，此話當真？ 

鄭大夫：原來是為了玉京而來，若非她，難道咱們親戚便幾年不走動麼？ 

吳梅村：您說哪兒話呢。 

鄭大夫：呵呵，梅村老弟急著見玉京一面，可是為了敘舊？ 

吳梅村：非徒為敘舊而來。唉。錢謙益夫人柳如是與玉京乃是至交，玉京去後，是她言道，

原來玉京始終想尋個安身之所，留情於我。三番兩次錯失良緣，都為我不曾篤定許

諾、不曾問過她的來日。本道今生無緣，誰想她竟是進奉柔柔於侯爺求去。 

（唱）從今後、她的往日都承當， 

來日一肩扛。 

月夜花朝同受享， 

把這千丈相思、情債償。 

鄭大夫：玉京的心思只怕……也罷，她便在內中，你與她一談便知。 

〔吳梅村、鄭大夫左右分下〕 

〔卞玉京著道服上〕 

卞玉京：（吟）無聲無臭獨知時， 

此是乾坤萬有基。 

拋卻自家無盡藏， 

沿門持缽效貧兒。 

（白）先賢所言甚是。想我從前，為在濁世之中尋一個安身之所，用力至極。哪曉

得安身之處在內不在外，自家便有無盡寶藏，又為何要向他處求去？ 

〔卞玉京笑，吳梅村上〕 

吳梅村：（唱）她一笑自在、天地忘， 

風動滿室生馨香。 

幾曾見、這般氣象？ 

動靜語默意韻長。 

（白）玉京。 

卞玉京：（唱）回身但見渡情郎， 

重逢在、人間天上。 

料想是、鄭大夫、一紙書信寄遠方， 

故人為我、趕徒程、受奔忙。 

（白）（坦然而自在）梅村先生，久見了。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2016年 2 期戲劇（曲）類補助項目 

24 

 

吳梅村：（唱）情長話更長， 

再不把知心話兒藏。 

開言欲問、別來可無恙？ 

忽見當時舊黃裳。 

（白）玉京為何這身打扮？ 

卞玉京：衣飾妝容皆是外物，不過圖個方便。自當日海虞一別，先生可好？ 

吳梅村：提起海虞當日……是我糊塗。妳既明言，非到山窮水盡，不願教我為難，我竟聽不

出妳話中之意。都怪我，白白地教妳受苦了。 

（唱）可記得、西湖泛舟波蕩漾？ 

我曾想、攜手破風浪。 

可記得、庭院深深倚繡窗？ 

我曾想、紅燭雙雙對華堂。 

鬼使神差甚荒唐， 

思量唯有淚千行。 

卞玉京：（唱）說什麼、鬼使神差甚荒唐， 

多是我、妄自猜想做主張。 

（淡淡的感慨、而非悲痛） 

好一場、花月良緣、親手葬， 

說荒唐、更是我荒唐。 

（白）梅村先生不必如此，玉京所受煎熬，實是自取，說不得什麼、更怪不得他人。 

吳梅村：唉，我實不願再與妳只話當年了。我知表兄接應於妳乃是菩薩心腸，妳可願與

我……（突然停下來） 

（唱）伊人猶是舊模樣， 

眉眼間、再不見、銷金帳裡、鬧鴛鴦。 

牛女七夕猶成雙， 

我與她、莫不是、雲雨散盡、鵲橋空淒涼？ 

（白）玉京，妳過得好麼？ 

卞玉京：未曾如此安穩。 

吳梅村：喔喔，我明白了、明白了。知妳今生有靠，我便放心。 

卞玉京：多謝先生掛念。 

（唱）千般坎坷回首望， 

也不過尋常。 

得相伴、是我年少宿願償， 

須分別、方知別後天寬廣。 

（白）先生保重。來日若能再相逢，容玉京為先生演奏一曲。 

吳梅村：道人珍重，梅村就此別過。 

〔燈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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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場 

〔場景：卞玉京墓前〕 

〔墓碑上寫「玉京道人之墓」，世姪鄭玄德立〕 

〔柔柔上，約五十多歲，祭拜卞玉京〕 

〔吳梅村換上了花白的髯口，上〕 

吳梅村：是柔柔麼？ 

柔 柔：梅村先生。好多年不曾相見。 

吳梅村：是啊。好多年了。玉京她走了多久？ 

柔 柔：有幾年了。 

吳梅村：她曾言道，若再相逢要為我撫琴一曲，我知這是不要我再去打擾之意。 

柔 柔：（微笑、搖頭）先生多心了，道人早已將往事看淡，既已看淡，又何來打擾？先生

於她乃是多年至交，以琴曲酬知己，是道人一片真心。 

吳梅村：原來是我錯解了。（頓）怎麼這一生總是錯解她的心思？ 

〔從舞台左右兩側，走出兩個卞玉京，一個青春而風流，一個年約五十安寧而喜樂〕 

柔 柔：道人對梅村先生甚是感激，她說，雖則是少年坎坷，卻總有貴人相助。從前家破人

亡，若非持著對先生的愛慕之心，盼望來日重逢，那些艱苦的日子實難承受。若非

三番兩次與先生錯身而過，她又怎能從自困自囚中轉念而生，此後方遇著鄭大夫。

先生可知，鄭大夫纏綿病榻之際，道人發願為鄭大夫刺舌血抄寫《法華經》？歷三

年而後經成，都只為感念鄭大夫，非親非故、卻願引道人往性命安頓的路上行去。 

卞玉京：（年輕）亦有意乎？ 

〔柔柔暗下〕 

卞玉京：（中年）「在於閑處，修攝其心。安住不動，如須彌山。觀一切法，皆無所有。猶如

虛空，無有堅固。不生不出，不動不退，常住一相，是名近處。」 

卞玉京：（年輕）亦有意乎？ 

〔吳梅村看著年輕的卞玉京〕 

吳梅村：（唱）安得長繩挽流光， 

定不教、情天荒涼。 

卞玉京（中年）：（唱）安得長繩挽流光， 

       定不教、自困情網。 

吳梅村：（唱）不負佳人淚瀟湘， 

也允她、千百個、地久天長。 

卞玉京（中年）：（唱）不負性命無盡藏， 

       致虛極、守靜篤、地久天長。 

〔劇終〕 


